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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汉语积极被动句“获”字句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积极义被动“获”字句与“被”字句有相同的一面，但是差别明显，主要表现在语义倾向差异、
标记词“被”与“获”有虚实之别、用法有差异及文白之别四个方面。 在现代汉语阶段，“获”字句的使用经

历了一个由多到少，再由少到多的过程，特别是近几年用量持续增加，其原因一是受台港澳影响，二是求新

的需要，三是表达严密化、丰富化的需要。 当代汉语中，被动句正处于一个持续分化、整合的过程之中，有
明显的“被 ／ 获 ／ 遭”字句三分的趋势，已经出现了三极对立的新格局，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向精密化、严密

化方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语言用户有意识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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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汉语中，人们在表达与“被”字句相同或

基本相同的语法意义时，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这就是使用“获”字句，也就是用“获”作为标记词

语来表示被动关系的句子。 比如，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新华网发布一条消息，标题为《首都机场等三

个中国机场获评为全球最佳机场》，而民航资源网

次日在转载这一消息时，用的却是《首都机场等三

个中国机场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１］

石定栩、邵敬敏、朱志渝就此写道：“港式中文

在这个问题上与标准汉语有两点不同：首先，被动

句的构成很少用‘被’等功能词，而是沿用了古汉

语的标记词；其次，这种被动句根据褒贬义再分两

个下位类型，而且分别使用不同的标记词。 表达贬

义 的 一 般 只 用 ‘ 遭 ’， 表 达 褒 义 的 一 般 用

‘获’。” ［２］２７１

汉语中表示“褒义”的被动句自古有之，李思

明较早注意到，《水浒传》中有与“被 ／吃”字句形式

相同，但是表义有差异的“蒙”字句，前者表示“消
极”义，而后者则表示“积极”义，李氏称之为“积极

被动句”。［３］袁宾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了这样的句

子，指出：“汉语语法学界素来关注被动式，尤其是

‘被’字句的逆意倾向，在这方面论说颇丰；本文则

揭示了另一方面的重要事实，即被动式里拥有顺意

倾向的‘蒙’字句，它从汉代产生以后，长期频繁使

用，在情感倾向方面与‘被’字句形成分工、互补关

系。” ［４］

当代汉语中，“蒙”字句已经极少使用，与之一

脉相承、在情感倾向方面与“被”字句形成分工、互
补关系的是“获”字句。 然而，对这一句子形式，人
们至今还很少予以关注。

几年前，受石定栩等人上述说法的启发，笔者

考察了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中的“获”字句［１］，对
中国大陆地区 ２０１１ 年前后 １００ 余万字的报纸语料

进行考察，得出了这一句式使用情况的初步认识。
时至今日，这一句式的使用情况又有新的变化，主
要是数量大幅增加，类型上也有新的变化，因此很

有必要做跟进式的考察和研究。
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因为有比较才能

鉴别。 我们主要是通过比较“获”字句与“被”字句

的异同，来发现它本身以及使用范围等方面的特

点，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某些相关的考察与分析，进
而得出相对完整、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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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异同

为了增加比较对象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在《人
民日报》的同一时间范围内顺序提取 １００ 例“获”
字句和“被”字句，来进行穷尽性的对比。 此前我

们已经做过“遭”字句与“被”字句之间的同样对

比，证明效果比较理想。①

“获”字句与“被”字句的相同之处，通过某些

可变换的用例可以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样的用例

如：
（１ａ） 奥巴马是印度共和国日庆典的主

宾，也是首位获邀参加这一活动的美国总统。
（２０１５．１．２６）②

（１ｂ）他作为电影编剧学会的代表，被邀

参加《著作法》修改一稿和二稿有关影视作品

条款的讨论。 （２０１３．６．１３）
（２ａ）对提名人选未获通过的职位，议会

下院将在加尼提出新的替补人选后重新进行

投票。 （２０１５．２．２）
（２ｂ）如果委员会不能达成一致或其建议

未被通过，预先设定的减支安排将自动启动。
（２０１１．８．２）
由这些可直接进行“最小”变换的用例，足可

以证明两种句子属于一类，即均为被动句。
但是，能够进行这样直接变换的用例并不多

（这一点或许从二者的时间差异上就能看出来，即
我们很难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找到合适的变换用

例），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还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

不同，而这正是我们感兴趣并想弄清楚的问题。
概括地说，“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差异大致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义倾向方面有差异

如前所述，“获”字句只表示积极义，这与“被”
字句形成明显的差异。 我们曾经作过一次统计，约
有 ３０％的“被”字句是表示无所谓积极或消极的

“中性”义的。［５］ 时至今日，这一比例似乎有所增

加，在我们统计的《人民日报》近期“被”字句 １００
例中，达到了 ４１ 例，占比上升到 ４１％。 在剩下的

５９ 个用例中，表示消极义的有 ４７ 例。 以上两类语

义倾向均与“获”字句不一致，因此都不能实现变

换，这一比例高达 ８８％，而能够变换的用例只占

１２％（与我们此前的统计基本持平）。
像下边这样的“消极”用例自然无法实现变

换：
（３）累计两张黄牌，犯规者被红牌罚下直

接出局。 （２０１５．２．１１）
就是像下边的“中性”例一般也无法变换成

“获”字句：
（４）多年来，中华秋沙鸭在越冬地被发现

的数量十分稀少。 （同上）
以下一例消极、积极并用：

（５）从被吐槽到被追捧（２０１４． ８．２４）
所以，它一半能变换成“获”字句，一半不能：

（６）全智贤大妈脸遭吐槽 大学清纯照获

追捧（中国青年网 ２０１３．６．１４）
按，“吐槽”表示的是消极义，所以它只能变换

成专表消极义的“遭”字句，而“追捧”表示的是积

极义，所以才有可能变换为“获”字句。
其实，即使是表示积极义的“被”字句，也未必

就能变换成“获”字句。 比如，在上述 １２ 个表示积

极义的“被”字句中，所用的述语动词共有“信仰、
遵守、誉为、认同、尊称、平反、平反昭雪”等 ７ 个，
其中表示“抽象”义或不会带来进一步预期结果的

（前 ５ 个大致都属于此类，具体原因见下），通常不

用于“获”字句。 我们以“获”加上述 ７ 个动词或动

词性词语为关键词在 １９４６ 年至今 ７０ 年的《人民日

报》图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只找到含“获平反”的
文本 １９ 个，其他均无用例。

由此可见，“被”字句与“获”字句的使用范围

有相当明显的广狭之别，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二
者也基本呈互补的分布状态。

（二）“被”与“获”有虚实之别

有的语法书把“被”字句中的“被”标注为介词

（与施事者共现时）和助词（不与施事者共现时），
包括《现代汉语词典》也标注了这两个词性。 这反

映了人们一个普遍、一般的认识，即“被”是一个彻

底虚化的“专职”被动标记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获”却仍然是一个实义动词，它可以自由地

与名词性成分组合成述宾结构，例如：
（７）莫言获诺奖后，俄罗斯人对他作品的

·５４·

①

②

我们就此完成一篇论文《当代汉语“遭”字句的特

点及其与“被”字句的差异》，尚未刊出。 以下引用的部分

内容也出自此文。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用例均取自《人民日报》，为了

节省篇幅，我们只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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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陡然变大。 （２０１５．４．３）
（８）中国男女冰壶队分获金银牌（２０１５．４．

７）
就是在“获”字句中，这样的动词义也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比较以下二例：
（９ａ）保险为小微企业提供资信担保，企

业凭订单可获银行贷款。 （２０１５．２．１）
（９ｂ）在成都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今后

用企业信用、股权、知识产权和销售合同就可

获得银行贷款。 （２０１４．５．２６）
按，“获得”无疑是典型的及物动词，而像以上

这样“获”与“获得”用于同一结构形式即可变换的

用例还比较多见，比如在我们考察的 １００ 个用例

中，很多组合形式就都有相对应用例，如 “获通

过—获得通过”“获补偿—获得补偿”“获批准—获

得批准”等。
另外，上文提到，使用表示“抽象”义或不会带

来进一步的预期结果的动词的“被”字句不能变换

成“获”字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因为

它们往往不能带来一个可以“获得”的比较“实在”
的结果或对象。

从“获”后所带的动词，也可以看出它本身所

具有的实义，即“获得”义。 “获”字句中的 １００ 个

动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给予、具体］义
的，这些动词所涉及的对象往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东西”，而这也就是“获”通过某一方式（即动词所

表示的意义）而最终实现的某一事物。 这样的动

词有“赠（４）①、颁（５）、赔（２）、补（２）、补偿、拨、
捐”，以及动素本身带宾素的“授权、授牌、贷款、立
项”。 这样的动词所表示的意义是：所给予的具体

之物就是所获之物；至于带宾素的，则宾素所指事

物“权、牌、款、项（目）”等就是所获之物。
另一种是［ ＋给予、抽象］义的，其中使用最多

的是“批准”类动词，包括“批（３３）、准（２）、批准

（５）、核准（２）、批复、批示”。 “获”在此类句子中

所表示的意思是通过“批准”等而获得了一种允

准，或者是一种［ ＋期盼］的结果，因此是一种相对

比较抽象的获得。 与“批准”类动词比较接近的还

有“同意”类动词，主要有“同意（２）、通过（７）、支
持”。 与此同类的还有“评”，共使用 １０ 次，也是表

示通过“评”而获得了某一称号、荣誉等。
除以上动词外，１００ 个“获”字句中所用的还有

“邀（３）、赞誉、褒奖、救助、赞、认证、信任、认同、表

彰奖励、青睐、晋级、提振”，它们本身都可以作为

动作名词，在组合中获得指称性，表示所“获”对

象。
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获”字

句中“获”的词性问题。 我们在对“遭”字句进行讨

论时，也涉及这个问题，最终给出的结论是，与

“被”字句中作为纯被动标记的介词或助词“被”相
比，“遭”兼实义动词与被动标记于一身，而这也说

明，它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之中。 这一结论基本也

适用于“获”，它大致也与“遭”同一性质，并且也处

于语法化的相同发展阶段。②

（三）“获 ／被”字句用法有差异

两种句子在用法方面也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点：
一是在是否带施事者的表现上差异较为明显，

１００ 例“被”字句中，有 ３７ 例带施事者，而“获”字

句中只有 １８ 例，不到前者的一半，而这一点当然不

会是没有原因的。 上边我们简单分析了“获”字句

中所用动词的情况，其实由这些动词，还非常明显

地表现出以下一点，即这些动作行为几乎都是“上
对下”的。 我们曾经把“获”字句的语义倾向概括

为［＋如意、期望］、［ ＋中性、期望］两类。［１］ 现在看

来，在这两类之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义特征，
这就是［＋自上而下］。 这是此句式的重要特点，并
且也是它与“被”字句的重要差异之处。 这里的自

上而下包括中央对地方、机构对个人，上级对下级，
集体对个体等。 比如，使用 ４４ 次之多的“批准”类
动词，这一点就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再考虑到

“获”字句的主要功能是表示一种“结果”，所以它

的焦点基本不会在施事者上，这样施事者在很大程

度上成为可有可无的。
二是“被 ／获”后的状中、中补结构差异明显，

“被”后取状中、中补结构的分别有 １３ 例和 １１ 例，
而“获”后则分别只有 ２ 例和 １ 例，二者形成鲜明

对比。 这种对比在“被”字句与“遭”字句之间也同

样明显，我们在对二者进行这一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是，相对于“被”字句而言，“遭”字句只是一种“简
单叙述”的句子形式，而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被”
字句与“获”字句的对比，即后者也是一种简单叙

·６４·

①

②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用例数，下同。
这种当代汉语中正在进行的语法化，有很大的讨

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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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句子形式，即我们上边所说的主要是表示“结
果”的。 从这一点来说，“获”字句甚至可以不认为

是一种叙述，而只是一种“告知”。
比如，“追捧”一词在两种句子中都能出现，但

是出现的环境和条件却不完全相同，在“被”字句

中，它可以这样用：
（１０）当前城市建筑中片面 “求洋” “求

异”的现象不少，国外设计师被盲目追捧的情

况也比较突出。 （２００７． ７．２５）
（１１）他是地球村和互联网的预言家，只

要互 联 网 不 灭， 他 就 会 一 直 被 追 捧 下 去。
（２０１１． ８．５）
而在“获”字句中，却只有以下一种形式：

（１２）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媒体的节目

制作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有信息没思想，
综艺类节目获追捧，文化类节目屡遇寒冰的现

象。 （２０１４． １１．２０）
很显然，以下用“捧”的例子同样也不能变换

成“获”字句，道理也是一样的：
（１３）一些人被捧上了天，有名有钱又有

气场。 （２０１４．７．１０）
正因为“获”字句多用于简约表达，所以它比

“被”字句更多地用于一贯求简的标题之中，在我

们考察的 １００ 个句子中，就有 ２１ 例之多。
三是“被 ／获”后述宾结构的差异，“被”及其宾

语（如果有的话）以外的部分取述宾结构的有 ３６
例，而“获”字句中则有 ３０ 例，二者数量相差不多，
但是形式上差异不小。 “获”字句中述宾之间只是

在语义关系上构成述宾关系，但是在实际的语言运

用中，却多是不能独立使用 ／存活的，这是此类结构

的重要特点之一。 例如：
（１４）人大附中获赠 １０ 台由紫煕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ＤＭ ｃｕｂｅ ３Ｄ 打印机。
（２０１５．２．５）

（１５）闽北 ８０％的县（市）获批省级生态

县。 （２０１５．３．９）
这样的形式其实还是体现了简约的一面。 在

这样的组合形式中，“获”已与后边的单音节动词

有了一定的凝固性，它们不仅已经形成一个个“韵
律词”，就是在结构上也更像一个动词，带着后边

的名词性宾语（《现汉》已收的同类词有“获许、获
选、获准”等，它们都可以直接带宾语使用）。

以下一例“获赠”后带了动态助词“了”，这一

点就更加明显和突出了：
（１６）此次他不仅录下了多段民歌、道情

的演唱，还获赠了好几本民间艺人整理的民歌

谱集。 （２０１５．１．８）
这一点显然与“被”字句中述语动词带宾语的

随机组合式用例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后者基本都是

可以独立使用的，例如：
（１７）４６ 名该集团成员被判处 ３—１５ 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该组织头目福德·贝尔肯则被

判处 １２ 年有期徒刑。 （２０１５．２．１２）
此外，“获”字句与“被”字句用法上的差异还

有一点，这就是“获”及其后边的连带成分常常是

一个连谓结构，即如以下这样的形式：
（１８）２０１４ 年 ５ 家完全由民间资本设立的

银行获批筹建，其中 １ 家已获准开业。 （２０１５．
１．２４）

（１９）去年，赣州获批成立国家钨和稀土

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２０１５．３．６）
这样的例子共有 １６ 个，而“被”字句中虽然也

有“被”后使用并列动词的形式，但是二者却有不

同，例如：
（２０）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将被记过、记大过或降级。 （２０１５．２．
１１）

（２１）如果想让突发、高发、频发的舆情事

件，不被误读、误解、误会，就要平等地对待受

众，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增信释疑。 （２０１５．２．
１２）
二者形式似乎相同，但是结构层次并不一样，

如例（１８）的“获批筹建”是“（获—批）—筹建”，即
有两个层次；而例（２０）则是“被—记过、记大过或

降级”，即只有一个层次。
（四）“获”与“被”有文白之别

作为被动标记，“被”虽然也出自文言，但是在

白话中使用已久，所以“文”的色彩磨损殆尽，如今

只具有中性的语体色彩，而这也是它有着广泛适用

性的原因之一；“获”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文的色

彩还相对比较浓厚，所以上引石定栩等才说是沿用

了古汉语的标记词。 在具体的使用中，“获”多用

于构成 １＋１ 的“标准音步”，如仅我们考察的 １００
个用例中就有“获批（１２）、获评（９）、获颁（５）、获
赠（４）、获准、获赞、获赔”；另外，它还经常用于 ２＋
２ 的双标准音步四字格中，１００ 例中就有“广获赞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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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均获晋级、不获批准、未获通过、未获支持、已获

核准、获批筹建（２）、获准开业（４）、获批开始、获批

生产、获批建设、才能获批，刚刚获批”等。
例如，以下用例中，“文”的色彩是比较突出

的：
（２２） 丁志成、句号、吕薇、张丰毅、张礼

慧、张宏光、侯勇、曹时娟等获颁“全国德艺双

馨艺术家”称号。 （２０１５．２．２５）
（２３）与此同时，镍锡期货已获准将于 ３

月 ２７ 日上市。 （２０１５．３．１６）
就是不用“颁”或“准”这样的“文词”，“获 ／

被”的文白之别依然比较明显，例如：
（２４ａ）洋浦规划范围调整方案获国家批

准。 （２０１５．３．２８）
（２４ｂ）２０１０ 年，埇桥马戏创新工程被文化

部批准，创新经费已拨至省财政厅。 （２０１０．
１２．７）
正因为有上述差异，所以我们看到，两种句子

的使用范围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被”字句可以用

于各种语体和文体，而“获”字句则只用于书面语，
并且在书面语中主要集中在事务类、新闻类等书面

语色彩相对比较浓厚的语体中。①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差

异进行了对比，以下再就此作一简单的总结。
我们在进行“被”字句与“遭”字句的对比时曾

经得出如下的结论：“被”字句是“广谱”的，具体表

现为四个“全覆盖”和一个“多样性”。 所谓全覆

盖，一是语义倾向上“逆意—中性—顺意”的全覆

盖，二是逆意程度上“重度—中度—轻度”的全覆

盖，三是语体色彩上“书面—中性—口语”的全覆

盖，三是使用范围上各种语体和文体的全覆盖；多
样性则是指结构上的多样性。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

特点，所以“被”字句是当代汉语中使用数量最多、
范围最广的被动句式。 相对于上述四个全覆盖和

一个多样性，“遭”字句则表现出鲜明的、与之相对

的单一性。 如果去掉以上全覆盖的第二点，这一结

论就完全适用于“获”字句。
我们认为，不仅词有语义特征，句子也有语义

特征，所以下边我们想再从语义特征的角度对两种

句子的差异进行归纳总结。
“获”字句：［＋积极、获得、书面色彩、－广

泛适用］
“被”字句：［＋中性、蒙受、中性色彩、＋广

泛适用］
由此显示，二者是区分明显、基本互补的两种

被动句式，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汉语被动句的

分工进一步细化。

二、“获”字句的历时考察

无论着眼于整个汉语史，还是着眼于现代汉语

阶段，“获”字句都是一种非常有史的内涵的句子

形式，非常值得进行历时的考察与分析。
（一）一般历史及“获 ／蒙”字句的消长

“获”的本义是“猎取、猎获”，由此引申为“得
到、取得”，再进一步抽象引申为“得以、能够”等，
在古代汉语中均有少量与动词性词语共现的用例，
如：

（１）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

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
（《春秋》）

（２）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民之主也，纵惑

不疚，肆侈不违，流志而行，无所不疚，是以及

亡而不获追鉴。 （《国语》）
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获＋述＋宾”的例子，

如：
（３）贤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父子专

朝，兄弟并宠。 （《汉书》）
（４）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

《汉书》
以及“获＋施＋述”的用例：

（５）莽自以威德遂盛。 获天人助。 乃谋

即真之事。 （《前汉纪》）
我们认为，无论从表义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

这都是古代汉语中比较典型的积极义被动句了。②

近代汉语中，这样的积极义“获”字句偶尔还

有使用，例如：
（６）其纂成，所以群英散说周览于眼前，

诸圣异言获瞻于卷内。 （《祖堂集》）
不过，比这样的“获”字句常用得多的积极义

被动句是“蒙”字句，以下是袁宾（２００５）所举的例

·８４·

①

②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上只是我们初步

调查的结果。 在以后的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就更多的语料

进行范围更广的调查。
这里只是最简单地作一说明，具体的发展变化应

该作进一步的专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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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７）臣是小人，虚沾大造，蒙王收录，早是

分外垂恩；更蒙举立为臣，死罪终当不敢。
（《敦煌变文校注·伍子胥变文》）
在早期现代汉语中，这一句子形式还较为多

见，所以《现汉》第 ６ 版“蒙” （ｍéｎｇ）的义项三“动
受”义下还举了一个例子“蒙你照料，非常感谢”。
《人民日报》早期的“蒙”字句用例如：

（８）记者为此，特走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发言人，蒙其答复如次。 （１９４６．５．２１）
（９）此次调动大军发动内战，进攻汾南解

放区，敝部拒绝听命遂遭反动派进攻，敝部被

迫自卫，连挫反动派凶焰，荷蒙勉慰，感奋弥

深。 （１９４６．６．１８）
（１０）同人等自政协开会以来，一贯主张

政府必须取消特务，未蒙采纳。 今再一度提请

政府，切实考虑，早日实行。 （１９４６．７．５）
后来，偶能见到外交场合或“存古”的使用，例

如：
（１１）总理先生，今晚蒙你光临作客，我们

感到荣幸。 （１９７６．５．２）
（１２）我说：“我曾经被判到保卫局，蒙你

纠正了这一判决，现在又要我到保卫局工作，
我认为不合适。”（１９８４．５．１３）
再后来，连这样的用例也基本看不到了。
其实，在早期现代汉语中，“获”字句一直比

“蒙”字句更常用。 《人民日报》早期用例就显示，
它比“蒙”字句有更高的使用频率。 例如：

（１３）和约中的主要问题，如意南边境及

殖民地问题等，仍未获解决。 （１９４６．５．２２）
（１４）最后陈副经理将全矿财产清理和估

价账目，慎重提出，请大会复审，当获一致通

过。 （１９４６．５．２５）
（１５）太行一专区所属各县，新区减租运

动已获普遍开展，群众翻身的烈火，已燃遍平

汉两侧。 （１９４６．０５．２８）
（１６）孙氏改造私塾办法，终获家长们一

致拥护。 （１９４６．６．９）
（１７）同日众院于当晚表决结果，杜氏否

决已获通过。 （１９４６．６．１４）
（１８）自十八日，沪英商电车工人迫于生

计，全体罢工，迄六日后，生活稍获调整，二十

三日暂告解决。 （１９４６．６．２０）

（１９）长期停战，全面停战，原为吾人一贯

之主张，不幸未获政府当局同意，致形成目前

突兀不定之局面。 （１９４６．７．１０）
现代汉语中“获”字句多而“蒙”字句少，甚至

到后来以“获”代“蒙”，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表义不同。 “蒙”由其原本的“蒙受”义，

而保有强烈的“被动接受”义，并且它表示的是一

种单方面的、被动的承受，这对它的使用范围无疑

会有很大的限制；而“获”则只表示单纯的获得，相
对而言限制很小，因而可以用于更广的范围，同时

也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二是轻重不同。 相对于 “获” 的 “获得” 义，

“蒙”所具有的“蒙受”义无疑比前者要重得多，而
由于“蒙”所具有的这种［＋重度］义，所以常被用来

表示高度的客气和尊敬，同时也有很强烈的自谦意

味。 这样的意味经常并非表达所必需，所以它也就

渐趋少用，最终式微。
三是风格不同。 “蒙”与“获”相比，显然更具

文言色彩，这一点，仅从上边例（８）－（１０）中与之共

现的一些词语以及整个句子即可强烈感知；相对而

言，“获”的语体风格就平易质直多了，这一点同样

也可以由其共现词语表现出来。
（二）现代汉语阶段使用情况的变化

在现代汉语阶段，“获”字句的使用经历了一

个由多到少，再由少到多的过程，这一点与我们考

察过的很多现象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６］３４－４５

我们以《人民日报》为对象，以每 １０ 年为一个

点，分别选取了 １９４７ 年到 ２００７ 年的七个点，调查

各年份使用的前 １００ 个“获”字，看其中有多少用

于构成“获”字句。 我们排除了构成词或有相当凝

固性的组合形式，如“捕获、接获、获致、获知”等，
所得结果如下：

１９４７： ２８ ／ １９５７： １３ ／ １９６７： ３ ／ １９７７： ３ ／ １９８７： ４ ／
１９９７：５ ／ ２００７：１７。

对 ２００７ 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又分别选择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继续作了同样的考察，结果显

示“获”字句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３０
例，已经超过了第一阶段的使用数，而 ２０１５ 年更是

有 ４６ 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值。
以下对造成上述使用数量变化的原因略作解

释与说明。
先说“获”字句为什么会由多到少。
早期现代汉语中，“获”字句属于比较常见的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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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除了前边我们举过的《人民日报》用例外，其
他的用例再如：

（２０）先是萨得官，尚未就职，接远戚某氏

讣并获分遗产数千元，因将之作旅费而漫游

焉。 （《新青年》第一卷一号）
（２１）予携儿子赴省应试，报名者不满二

十人，皖江以南只居其一，儿子幸获取录。
（同上第二卷三号）

（２２）四十二军所剩只二空番号而已，孙

连仲曾屡次请求补充，均未获准。 （李宗仁

《台儿庄之战》）
（２３）九日于右任当选为监察院院长，刘

哲于经三次投票获选为副院长。 （《东方杂

志》第 ４４ 卷第 ７ 号）
随着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

政权的分而治之，导致传统的国语开始分化，最终

形成了分别以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为代表的

现代汉语的两大分支。［６］２３－２４ 而二者的主要差别，
我们曾经用两个“距离”的差异来表示，即一是与

早期国语的距离，大陆远大于台湾；二是书面语与

口语的距离，台湾远大于大陆。［７］

“获”字句的由多到少，正是普通话与传统国

语距离拉大的具体表现之一，而具有类似表现的，
还有从词汇到语法等的诸多现象，比如改革开放后

人们一度热烈讨论的“旧词语复活”中的许多语

例，以及“程度副词＋名词” “动宾＋宾”现象等，基
本都有相同的发展过程和经历。

再说“获”字句为什么会由少到多，大致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台港澳语言的影响，这是两岸四地民族共

同语由差异开始走向融合的具体表现。
由上述两个距离差异的第一个，可知台港澳地

区的民族共同语与传统国语的一致程度远比普通

话高，所以它们在整体上具有比较浓厚的“古旧”
色彩，而基本保留早期现代汉语中的“获”字句，也
是其表现之一。 引前石定栩等对港式中文被动句

的表述，就是证明之一。 以下再举台湾《联合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两个用例：

（２４）在三百另五件提案中除撤回，保留

及并案办理者共三十件外，余二百七十五件均

获通过。 （１９５１．１２．２８）
（２５）此次南市建设局长曾培章晋省向水

利局 请 求 补 助 工 程 费 用， 已 获 圆 满 解 决。

（１９５１．１２．３１）
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该报用例依然较多，再

如：
（２６） 王 议 员 之 提 议 未 获 大 会 通 过。

（１９６１．１２．１７）
（２７）电信局在各大城市开放立即电话，

极获好评。 （１９６１．１２．２５）
就是其他媒体，也是如此，用例所在皆有，以下

是台湾《自立晚报》比较晚近的两个例子：
（２８）买机票不必累积里程数就能获赠帕

劳、普吉、沙巴、巴厘岛的免费机票喔！ （２００３．
１２．８）

（２９）该“林荫大道”还曾获全校师生票选

为校园最佳去处。 （２００３．１２．１７）
改革开放之初，大陆普通话向台港澳地区民族

共同语靠拢，引进了普通话中已经退隐或趋于退隐

的大量词汇、语法现象等，如上边提到的旧词语复

活以及“程度副词＋名词”“动宾＋宾”现象等，都有

这方面的强烈因素，而我们的调查显示，１９８７ 年之

后，“获”字句的数量回升，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因

果关系。
二是求新的需要，而这又与第一点是密切结合

在一起的。 求新求异求变始终是语言发展的内在

动因之一，而这一点在当下的多元化社会中人们的

多元化追求下，有更为充分的表现。 “获”字句作

为与传统“被”字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形

式，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陌生化、新颖化

表达的追求，并因之而获得青睐，从而成为一种极

具时代性的表达方式。
三是表达严密化、丰富化的需要。 当代汉语发

展的特点之一，是追求表达体系和方式的严密化，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变化，
而“获”字句的重获生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关

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进一步讨论。

三、被动句的分工与当代汉语的发展

（一）关于被动句三分问题

我们认为，当代汉语中，被动句正处于一个持

续分化、整合的过程之中，由此就带来了不同被动

句之间的重新分工与相互协调。
关于当代汉语被动句的这一分化及其结果，可

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分别来看。
一是从语义倾向层面看，有明显的 “被 ／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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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字句三分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目前还在进一

步强化和发展，具体表现就是“被”字句用于消极

义的用例进一步减少，因而总体的使用量也在减

少，而“获 ／遭”字句的使用频率却一直在提高。 我

们有理由相信，三者之间会越来越接近于“积极—
中性—消极”的均衡分布。

二是从结构层面看，基本只有“中性—简约”
二分，即“被”字句既可用于较简的形式，也常用于

较为复杂的形式，而“遭 ／获”字句则基本只用于较

简的形式。
三是从表达或语用的层面看，而这与上一点有

密切的关联性：“被”字句是“叙述＋描述”，而“获 ／
遭”字句则一般只实现为“叙述”功能。

关于以上二、三两点，我们在讨论“遭”字句时

已经着眼于其与“被”字句的对比而进行过分析和

举例说明；而通过对“获”字句与“被 ／遭”字句的进

一步对比，我们发现“获 ／遭”字句之间在结构上有

相当高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以上两点是“获 ／遭”
字句与“被”字句的共同区别。 将来进一步的合理

发展，是前者承担较为复杂的表达，而后者则继续

维持比较简约的形式，从而使得结构上的分化进一

步明朗和加深。
由以上三个层面的现状，来看汉语被动句将来

的进一步发展，仅就“被 ／获 ／遭”字句而言（其实当

代汉语被动形式远不止这三种，其他的词诸如

“受”“遇”等，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

表示被动关系），三者之间将维持既分又不分的关

系。 所谓“分”，即以上所说三个层面的划分和分

工；所谓“不分”，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复杂

的消极和积极义的表达，可能还是主要由“被”字

句来承担，另外，人们对三者的选择一定程度上还

要考虑它们的语体色彩差异。 这样，上述“积极—
中性—消极”三分就不会是一种彻底的划分，而三

者之间，自然也就免不了有一些纠缠不清的中间地

带。 上述关系，大致可以作如下的简单化表述：
“被”字句：中性义＋复杂化的积极和消极

义表达＋中性语体色彩

“获”字句：积极义＋相对简单化的表达＋
书面语体色彩

“遭”字句：消极义＋相对简单化的表达＋
书面语体色彩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作出进一步的预测：
第一，“被”字句进一步向中性化发展，即主要

是把“两头”分别“让”给“遭”字句与“获”字句，但
是短时期（甚至长时期）不会全部“让出”，比如有

一些近乎习语性的组合，如“被誉为”“被评为”等。
第二，“被”字句的使用频率不会出现大幅度

的下降，除了上边提到的原因外，主要还在于结构

方面：“被”字句是一种发展最为充分的句子形式，
它的容量相当大，适用性相当广泛，特别是它作为

具有“叙述＋描述”功能的句子形式，在很多情况下

是另外两种基本只有“叙述”功能、因而形式相对

简约的被动句所无法取代的。 这也就是说，除了上

述的语义倾向上的互补分布外，三者很大程度上在

结构形式以及表达上也是呈互补分布的。
第三，很显然，现在三种句子形式及其使用状

况并不均衡，“被”字句以外的两种还有很大的上

升空间，特别是在结构形式和使用范围方面。 不

过，即使后两者经过了充分的发展，三者之间也还

会是中心功能区分明确、边缘部分相互纠缠的状

况。
（二）由被动三分看当代汉语的发展

我们认为，被动句的上述发展变化，对认识整

个当代汉语的发展变化趋势、趋向以及内在的原因

和规律等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同时这也是具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和理论意义的话题。
我们曾经讨论过“有＋ＶＰ”形式的产生对现代

汉语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有”是与 ＮＰ 共现的动词，则现代汉语呈

三足鼎立的均衡分布；但是，长期以来作为副词和

ＶＰ 共现的“有”，却明显地处于失衡状态，即：
肯定式：有＋ＮＰ（已有）、有＋ＶＰ（空缺）
否定式：没有＋ＮＰ （已有）、没有 ＶＰ （已

有）
疑问式：有没有＋ＮＰ（已有）、有没有＋ＶＰ

（空缺） ［８］

然而，这一格局已在当代汉语发展的过程中逐

渐改变。 先是与“没有 ＶＰ”相对应的正反疑问形

式“有没有＋ＶＰ”作为一种“新兴问句”，２０ 世纪初

开始出现，但是在整个前半叶的文献中都极为罕

见，到 ２０ 世纪末的近 ２０ 年里才多了起来［９］１３３－１４８，
由此最终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比如范晓在讨论正反

问句时，就列出了这一类型［１０］２３２，从而使一个空缺

得以填补。 接下来，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有＋
ＶＰ”由港台地区以及南方方言进入普通话，由此又

补上了另一个空缺，最终形成了与上述“有 ／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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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ＮＰ”完全对应的“有 ／没有 ／有没有＋ ＶＰ”，
从而实现了后者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称”。［１１］ 也就

是说，在当代汉语中，以否定形式“没有＋ＶＰ”为起

点，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发展线索和链条：
肯否并列：有没有＋ＶＰ→肯定：有＋ＶＰ

这一发展路径与以往一般的语言发展相比，有
一个人们很少关注但是却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

语言使用者“哪缺哪补”的选择性。 在以往的汉语

史以及汉语历史发展演变研究中，人们似乎很少从

语言使用者的角度去考察和分析人的因素所起的

作用，因而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发

展，而不是语言用户有意为之的自主选择。
当代汉语被动句的分工，是又一个绝好的例

证，同样也可以证明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以及

语言向精密化方向的发展，而如上所说，这也正是

“获”字句为什么会由少到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
古代及近代汉语中，被动句主要是二分，即消

极义（被 ／吃 ／遭）—积极义（得 ／蒙 ／获），至于二者

之间的中性义通常用别的形式表现，比如受事主语

句，即如以下两个近代汉语的用例：
（１）好汉，你自不知，我们拨在这里做生

活时，便是人间天上了。 （《水浒传》）
（２） 咬金道： “主公我交与尉迟恭了。”

（《说唐》）
当代汉语中，随着“被”字句的“泛化”，或者叫

“中性化”（如前所述，已有超过 ５０％的句子用于中

性义或积极义），以及专表消极义的“遭”字句的使

用越来越多，并且成为一种常用形式，再加上“获”

字句的较多使用，因此可以说，当代汉语被动句已

经出现了三极对立的新格局，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

向精密化、严密化方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语言用户有意识的选择性。 语言发展总是由粗到

精、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精密到精密，而这之中，
少不了人的操作与控制。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由后者所体现出的语言发展中“人为”的一面，会
在以后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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